
“赚一二线城市的钱
在三四线花”

今年34岁的索索（化名）此
前在北京一家小互联网公司当
程序员。月入两万的她时常感
觉自己攒不下钱，距离买房更
是遥遥无期。2019年，她决定
离开北京回老家湖南湘潭。

原本以为就此和北京这座
城市告别了，没想到直属领导
和她提出来远程办公的方案。

“领导说我在公司工作了好几
年，大家对我的工作水平和为
人也很了解，再加上敲代码在
哪都是敲，与其招个新人不如
让我在家办公。”

回到老家后，索索的工资
和之前在北京一样，但加薪之
类一般就不考虑她了，对此她
也没有异议，“毕竟我的生活成
本已经比其他同事低很多了”。

回家一年后，索索用自己
的存款在当地买了一套三居室
的商品房，120平方米的房子
全款下来70多万。平常她也会
去周边一些城市小住一段时
间。“只要有网，我在哪里都可
以办公。”

“周围的人都很羡慕我这
种远程办公的状态，赚一线城
市的钱在三四线城市花真的太
爽了，他们说这叫‘地理套利’。
不过，我偶尔也会担心如果公

司换领导或者有其他变故我的
工作就保不住了，所以我现在
也会经常看些别的远程工作机
会。”索索说，即便这份工作没
有了，她也还是会优先考虑给
一二线城市的公司远程办公。

“年薪降了，时薪上去了”

40岁的古亮（化名）是在
2018年有了孩子以后决定结
束自己在上海的咨询工作。频
繁的出差和长时间的加班让他
和孩子的相处时间“少得可
怜”。

2020年，一家北京的互联
网公司在非洲有一个新项目，
做线上支付、手机打车和游戏
等项目，古亮最开始以咨询项
目的形式加入，帮助这家公司
做非洲市场的技术策略、前期
运营准备和规划等，在花了半
年时间让这个项目独立运行起
来后，2021年古亮离开非洲前
往泰国和家人汇合，并出任这
个非洲项目公司的CEO，为其
远程提供财务、人力资源和合
规方面的服务。

在当数字游民这几年里，
古亮的收入略有下降，从之前
的70万—80万元人民币一年
降到50万—60万，但工作时间
也从之前一天12小时变成了
三四个小时，多的时候也就五

六个小时，如果按时薪计算比
之前更高。他也有更多的时
间关注自己的兴趣，陪伴孩子
长大。

由于和非洲存在7小时的
时差，他上午通常没有活干，
一天就会从匹克球运动开始。
下午等非洲的同事上班了，会
有一些在线交流，由于他的工
作性质并没有固定明确的产
出要求，主要是以解决问题为
主，如申请金融牌照、和客户
洽谈、财务费用的申请等，一
般即便要配合同事加班也不
会到很晚。

不过他也坦言，在远程办
公的状态下，整个团队的凝聚
力会比较松散，且由于人不是
在同一个物理空间，在线交流
会降低效率，即便有很多在线
工具辅助，但还是难以迅速和
同事同步起来。

近期，他还准备接下一家
注册地在澳洲的Web3公司的
offer。“我现在一天的时间还
有很多富余，再做一份工作，收
入可以多将近40万元人民币。”

像古亮这样为了孩子选择
成为数字游民的家长不在少
数。2000年从西安外国语大
学毕业的Caroline（化名）刚刚
加入“数字游民”大军。去年7
月，她带着孩子前往泰国上学，
成为一名全职的“陪读妈妈”。
近期她开始在网上给成人远程
上英语口语课，收费为100元
一小时。

“我之前做了18年英语口
语翻译，还干过五年英语教培，
我一直想做一个线上的工作，
兼顾我的旅居生活和方方面
面。”Caroline说，如今线上英
语培训很“卷”，价格被压得很
低，所以“只能先赚个买菜钱”。
她正在给女儿选本科学校，对
各国的留学流程也有所了解，
后期她也考虑拓展出国留学咨
询业务。

她也观察到，在清迈有几
千家咖啡馆，经常在里面看到
随身携带电脑办公的“数字游
民”。她也计划长期当“数字游
民”，以便未来和孩子生活在同
一个国家。

“花小钱看世界”

26岁的前公关人小羊（化

名）是在存下3万元后决定裸辞
的。“我干得最长的一份工作就
是一年半。通常我会用半年时
间来上手一份工作，熟悉了以
后很多工作就是重复性的，无
法给个人带来很多成长。”

去年下半年，她开启了数
字游民生活。至今，她已经走
过3个国家，在38个城市旅居
过。在浙江安吉数字游民社
区，她成了一名保险经纪人。
如今，她的收入大头也来自卖
保险。此外，她从自己运营的
社交媒体中也会获得一些广告
收入。

辞职前她月收入在一万元
左右，除去房租和花销，一个月
下来工资所剩无几。辞职后她
的收入并不稳定。“有次我卖出
了三份储蓄险单子，一天就赚
了2万，也有接连两个月都没有
收入的时候。”不过，她说她对
稳定工作这件事没有执念，她
对自己能赚钱的信念感很强。
小羊说，她的“第一桶金”来自
在数字游民社区卖自己亲手做
的减脂餐，定价20元一份，卖了
20份。“我能赚到第一个100，
我就能赚到第一个1000，第一
个1万，第一个10万……”

相比收入的不稳定，她的
支出则稳定在每个月三四千元
甚至更低。“有些数字游民社区
刚开始运营会让申请者免费入
住或打折，一个月下来房租可
能就几百元。这些地方物价也
比较低，十几块就能吃一顿
饭。”

如今在印度尼西亚龙目岛
旅居的她一般会在工作三四天
后用两天时间出去玩，“有种花
小钱看世界的感觉”。

接下来她的目标是回国
稳定工作几个月，还会尝试做
一些兼职“赚点美元”。对于
什么样的人适合做数字游民，
她认为一定是“先上过班的”，
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积累和储
蓄，能靠之前的人脉找到一些
兼职机会，熬过前面很难熬的
时间。

无论小羊还是古亮，都提
到融入当地文化建立自己的社
交圈十分重要。作为摇摆舞爱
好者和单口喜剧爱好者的小羊
借助这两项爱好给自己拓展了
很多圈内好友，古亮则在泰国
利用周末时间报读了硕士
课程。

根据智联招聘与北大国发
院此前发布的《2022雇佣关系
趋势报告》显示，76.4%的“00
后”愿意成为数字游民。

据《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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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数字游民”？

“数字游民”这一概念最初
由Tsugio Makimoto和David
Manners在《Digital Nomad》
（1997）一书中提出，他们预言，
移动和便携式技术的发展将推
动一种新生活方式的产生，人们
可以摆脱工作时间和地点的限
制，重构工作与休闲的关系。

如今，“数字游民”已经从畅
想变成了现实。国内“数字游
民”部落创始人Jarod Zhang对
此给出的定义是，“数字游民”是
一种被数字信息技术赋能的全
新生活方式，它的受众特指那些
完全依靠互联网创造收入，并借
此打破工作与工作地点间的强
关系，达成地理位置自由和时间
自由，并尽享地理套利红利，全
球移动生活的人群。Jarod提出
了“数字游民”现金流的四个象
限：远程工作、自由职业、互联网
创业、线上投资。他认为，文案、
设计、翻译、编程等自由职业是
由传统工作到“数字游民”生活
方式门槛最低的转型切入点之
一。远程工作则是实现“数字游
民”生活方式途径中最稳妥的一
条，能够享有稳定收入也能规避
不确定性和风险。

在世界著名的“数字游民”
资讯网站Nomadlist.com上，

“数字游民”的发展被划分为四
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07年至2013
年。蒂姆·费里斯撰写的《每周
工作4小时》描述了一种远程工
作和地理套利（大意指赚发达国
家/一线城市工资，在发展中国
家/四线小城消费）的生活方式。
互联网技术的提高使远程工作
成为可能，这几年间出现了第一
批早期“数字游民”。

第二阶段为2014年至2020
年，在以硅谷为标志的科技公司
聚集地，远程工作变得日常化，
科技工作者领衔了第二波“数字
游民”的潮流。在这期间，全球
兴起了清迈、巴厘岛、麦德林、布
达佩斯、里斯本等多个“数字游
民”中心（即“数字游民”聚集较
多的地方）。

第三阶段为2021年至2028
年，新冠疫情期间，越来越多的
人采用远程办公的方式完成工
作，这为“数字游民”进入主流视
野提供了机会。

该网站预测，2028年至2035
年为“数字游民”发展的第四阶
段，预计将有10亿人在一年中的
部分时间远离故土，“游牧”在世
界各地。 本报综合

■ 潮流档案

正在工作状态的“数字游民”。

只要有网，在哪都能办公。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成为
“数字游民”。他们中有人赚一线城市的钱，在三四线城市花，在
完成买房愿望的同时实现了购物自由；也有人为了孩子的教育
远赴异国，实现了工作陪娃两不误；还有人工作四天玩三天，花
小钱看世界。

赚一二线城市的钱在三四线城市花

做一个“数字游民”


